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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人间小景

阿占专栏 词与物

世情小说世情

这条路，走了多少回了？让我算算，这前前
后后，应该是七回了吧。

每往返一次，我的心，都如尖刀划过……
虽然那场巨大的灾难，离我们远去已经快

一年了，但留在心底的伤痛和呈现在眼前的现
实，是无法与时间同步，慢慢消去的。

前往汶川的路上，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现
在，她过得好么？她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像电视
里说的那样，充满了阳光与欢笑？

我说的她，叫江秀琴，汶川某单位职工，地
震后4天获救。她的丈夫、姐姐、母亲，全部在地
震中遇难。这个坚强的女人，依靠一小瓶藿香

正气水，顽强地生活了四天！人们救出她时，手
里还紧紧攥着剩有半瓶液体的药瓶！

单位头儿知道后，要我快速出击，搞到第一
手新闻资料。我便在2008年 5月中旬的某一
天，满腔热情地踏上征程。

现在回想起来，在2008年，中国的媒体的功
能，是多么的强大！各类媒体纷纷涌向四川，涌
向各大灾区。作为地方报刊，要在当时进行顺
利地采访，是多么艰难！不过，我还是通过当地
的朋友，顺利地见到了江秀琴。

面前坐着的，是怎样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
啊。瘦小的身材，消瘦的脸庞。也许是年纪相
近，加之我这人长得比较容易让人产生悲情的缘
故吧，江秀琴没说几句话，就已经满面是泪了。

我默默地为她递上卫生纸，她默默地接过，
但我很快发现，那么多的卫生纸，都不能挡住她
的泪流。她的每一次述说，都是肝肠寸断，每一
次哭泣，都是撕心裂肺！

我说，我们休息一下吧，她看了看我，没有
说话，但我读懂了她眼里满含的感激之情！

我故意岔开话题，谈了一些与地震无关的

事。慢慢地，她的心情平静下来，我们便接着谈。
这时，江秀琴单位的领导在门口探了探头，对我
说，能不能快一点啊，会议室还有好几个记者等着
要采访她呢。虽然时间才中午11点，但江秀琴告
诉我，今天，我已经是第11个采访她的人了。

我一惊，忙问她，每天都这样么？
江秀琴说，是的。昨天20多个，前天30多

个，今天啊，不知道会有多少个哦。江秀琴接着
说，没有办法，这是单位安排的工作啊！

我的心一下子狂躁起来，不知道是悲痛、同
情、理解，还是失落、无助、后悔。

我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有些不好意思，
忙感激地接下，说该我给你倒啊，你是客人。

我说，不要客气。便转身站到窗前，想努力
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我说，这样吧，你将自己所有的关于地震的
事情，全部讲给我，我保证，以后，在一般情况
下，你再也不会像前几天这样过了！江秀琴半
信半疑地看着我，再次开始了她的讲述。

前几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满面阳光的江
秀琴，她的精神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电视画面上

呈现了她在单位，在家的工作和生活画面，我还
看到了她的父亲、女儿。于是我便产生了前往
看看她的念头。

我很快就见到了江秀琴。见到我时，她自
然先是一惊。当我问她这一年生活得怎样时，
她突然转过身去，偷偷地抹泪。我的心降到了
冰点。看来，我们的所谓新闻，在这次报道中，
依然只是注重了表象。

江秀琴突然转过身来，一把握住了我的手，
我明显感到，这只小手，是多么地用力。她浑身
颤抖，无论怎么努力，都难以平静。

我不知所措。此时才深深感到，男人，有时
候也是多么无助！

终于，江秀琴平静下来，说，这几个月，我一
直在托人找你，但是，都没有音讯。没有想到，
真的没有想到，今天居然在这里见到了。

江秀琴对我说，要不是你，我不知道能不能
活到今天！真的！

我说，没有什么，应该的。我问她，前几天
的那个采访你的电视节目，你看了吗？

她高兴地说，看了，看了啊。我还向采访我

的电视台记者打听过你呢，我还托过他们帮我
打听你呢。江秀琴有些后悔地说，采访我那天，
我怎么忘记了找你要张名片呢！

随即，江秀琴便硬要我去看看她们一家新
的住处，还说，必须要到她家去吃顿午饭，她的
父亲、女儿，都想当面感谢我这个恩人呢。

我的心，不安起来。
其实，当初我只是在采访完江秀琴的那天下

午，就起草了一份关于江秀琴地震遭遇的介绍材
料，详细介绍了前后一切。然后，我跑到当地
的文印店，打印了几百份，送给了江秀琴。并
对她单位的领导提出了个非分要求：以后，无论
谁要采访江秀琴，
请不要通知她本
人，将这份材料交
给来者，就行了，
在短时间内，请不
要再让她面对媒
体了。

事情就是这
么简单。

采访江秀琴
骆驼

何爷在川美读的大学，不知是两任巴蜀前女友的
阴影面积太大，还是青春里的食味太过铭心刻骨，总
之他毕业后回到山东半岛时，已经无辣不欢了。胶州
湾的海货鲜中回甘，清蒸，白灼，生醉，都自带一股海
风的鲜亮——偏偏就他何爷嫌寡淡，必下重料才过
瘾，生生搞成了巴蜀风情。海边的饕客们看不下眼，
怼问之，海里的又不是江里的，并无土腥味儿，你的骚
操作有点不合时宜吧？何爷爱答不理，生活原本就是
呛人的，重口味的，哪来那许多清新雅致。

画室旁边就是厨房，两张老门板拼成长桌，足有
两米半。何爷吆三喝四，每个周末都要聚一聚，来者
包括画廊老板、资深藏家、画友同道、美术系女学生，
老少男女，贫富丑俊，都有一个共同的嗜好——嗜
辣。何爷常年备有四川辣椒，从朝天红到二荆条再到
七星椒，每一种都能辣到让人怀疑人生，吃到难以招
架，众人围着长桌子吐舌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在
演动物话剧。不过，何爷也做了一样好事，就是将蜀
地“鱼香”改良，重新定义了。

君不见，饭馆酒肆里动辄就是鱼香菜系，鱼香肉
丝、鱼香茄子、鱼香豆腐、鱼香三丝、鱼香排骨，却都跟
鱼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模仿了巴蜀民间烹鱼时所用
的调料和方法，将泡红辣椒、葱、姜、蒜、糖、盐、酱油等
浑然融合，终于取名鱼香某某——何爷认为此事差
矣，遂决定自制“鱼香”叫板。

具体做法是：川西南的二荆条辣椒、自贡井盐，加
少许红糖、红米酒，做成一缸泡菜，后放入一尾胶州湾
活野物——黑头、鳗鲡、鲈、石斑等等皆可，封死坛口。
坛里的辣椒要放得满一点，保证活野物没有游动空间，
越不动，这缸泡辣椒就越鲜美，于是用这缸辣椒制作出
来的菜肴便有鱼之鲜味，故此得名“何爷鱼香”。

有了鱼香这把密钥，一时间，各种食材的灵性被
纷纷打开了。比如鱼香萝卜粉丝煲，取潍坊萝卜、龙
口粉丝、随州香菇。萝卜喜腥。潍坊的萝卜真叫一
绝，林林总总，不同的种植时间，不同的土壤类型，会
带来不同的颜色、形状和味道，也就是说滩地、平原
地、梯田地、山坡地，分别生长着不同质感的萝卜。天
下萝卜属潍坊，天下鱼香萝卜粉丝煲，就属何爷了。
又比如鱼香地三鲜，这道东北土菜经了鱼香提携，忽
然就见世面开眼界了，码头气质尽显。

冬至前后，鱼香羊蹄提上日程，何爷招呼众人，该
一起进补了。这道菜相当费功夫，要用整个下午去打
通内在的分子秘密。羊蹄处理干净以后，冷水入锅，
武火烧开，再移至小文火焖炖，需经常翻动，以免黏结
锅底，炖至八成烂时捞出，趁热剔去骨头……整个前
戏之冗长复杂，只为了做好准备，奔赴鱼香的约会，还
要搭上胡萝卜和苹果，二者切成茧状，提味去膻。铿
锵翻炒的过程中，不断地添加鱼香，终于盛进大海碗，
倒入原汁。且慢！还要再上屉用旺火蒸20分钟，最
后翻扣在大盘里，撒香菜和枸杞子。

至于鱼香里的那活野物，无论是什么，三个月后
拿出来炖豆腐，简直就是神仙打赏啊！

鱼香这把秘钥
阿占

我与父亲最后一次同行，是二十年前的
事了。如今，父亲已化作了泥土，而那天的
情形，仍清晰地在我眼前。

那是一个秋日的午后，我们相约着送
姑父一家去南方。南方是财富之地，姑父
想去那里发展。但南方太遥远，我们不能
与之随行，只能将他们送到小镇车站，送
上了一辆长途汽车。而后，站立在一个高
坡上，目送着那辆长途汽车渐行渐远，直
至从我们的眼里完全消失，我们才恋恋不
舍地走下那个高坡。

回家的时候，父亲的神情有些阴郁，
我知道，他在为姑父一家担心。南方尽管
繁华、富庶，但毕竟是陌生之地，一切都
是未知。

小镇离家好几里路，我怕父亲累着，要
用自行车带他回家。可父亲推说路不好，要
我骑车先走，我不忍心丢下年迈的父亲，就
赶着自行车与他同行。

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地走着。其实，对于
我和父亲来说，这是一道熟悉的风景，小时
候，我经常和他这样一前一后地走着，长大
成人后，为了生计，我长年在外奔波，才使
这节“功课”逐渐生疏。今天能有机会重温
这节“功课”，于我来说，也算是一次难得
的机会。

父亲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的地道
的农民，他和天下所有的父亲一样，最大的
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成凤。因
此，他总想将他良好的愿望，还有一些做人
的道理，一股脑地灌输给我们。

大集体的时候，一天到晚忙着干活，
父亲很少有空坐下来和我们交心谈心，他

又恪守着吃不言睡不语的古训，吃饭和睡
觉的时候，是不会指责我们的。他还很顾
及我们的面子，在公众场合从不打骂我
们。他说：“人活脸树活皮，人多的时候打
你骂你，那丑。”

要命的是，他会抓住我们单独与他同行
的机会，对我们进行暴风骤雨般地批评和教
育。这个时候的父亲，既严厉又啰嗦，我们
平时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他会毫
不留情地给我们指出来，并要求我们怎样去
改正。虽然他每次总是强调，明人不要重
说，响鼓不要重捶，但只要我们单独与他同
行，就算我们是一面再响的鼓，他也会使出
全身力气，狠狠地敲，重重地捶。

有一次和父亲同行，他一路“啰嗦”
个没完，我实在忍受不了，就故意放慢了
脚步，偷偷钻进了路边的一片小树林。父
亲在前面只顾一个劲地“上课”，哪知道我
在后面开了小差，直到一个熟人拦住他：

“喂，你一个人叽叽咕咕的，唠叨个什么
呢？”听了熟人的话，他才回过头来，可哪
见我的影子？

他知道，这次又算是瞎子点灯，白费了
蜡烛。于是，红着脸，不住地摇头叹息，一
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那个熟人以为他的神
经出了问题，转身走了。不过，自此以后，
父亲提高了警惕，再与他同行时，他一定要
我走在前面。

那天与父亲同行，我仍像小时候一样，
自觉地走在了父亲的前面。

我慢慢地走着，虔诚地等待着父亲开
口。我们父子，已有好长时间没有这样走
路了，我想，父亲肯定不会放过这样一个

机会的。
可走了好长一段路程，没听到父亲开口

说一句话。我以为是我走得太快了，就放慢
了脚步。当我回望父亲
的时候，父亲匆匆擦了
一把脸上的汗水，不好
意思地对着我笑了笑，
笑过后对我说：“你骑车
先走吧，免得耽误了你
的时间。”我忙回答说：

“没事儿，我们一起走。”
我和父亲一前一后

地走着，其间，我几次
停 住 脚 步 ， 回 望 着 父
亲，可父亲除了一次次
地催我骑车先走外，再
没有其他的话语。

“ 父 亲 这 是 怎 么
了？”那天回家后，我心
里空空的，总感觉少了
点什么。

时间如流水，那个
淘气的乡村少年早已长
大成人，并已体会到了
父 亲 的 良 苦 用 心 。 如
今，我不仅不讨厌父亲
的“啰嗦”，相反，还很
想念他的“啰嗦”呢。
特别是每次办了错事，
说了错话的时候。

哲学家说，人不可
能 两 次 踏 进 同 一 条 河
流 。 看 来 ， 一 切 都 在

变，我们长大了，父亲却离我们而去了。在
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上，有些东西，一旦失
去，就再也找不回来。

与父同行
夏艳平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皖江区党委和
新四军七师奉命北撤时，留下部分部队和桐
怀潜山区游击队相汇合，组成皖西大队（1946
年10月扩建为皖西支队），就地坚持斗争。

这时，国民党四十八军一七六师五二六
团、五二八团、安徽保安第三团、怀宁县国民
兵团、警察、特务，麇集安庆，旋即成立中统特
务序列的“安庆区督导室”和“沿江工作督导
团”。1945年冬，督导团、“怀宁县行动队”“怀
宁县自卫队”（又叫清乡队）一齐扑向抗日根
据地——百子山、海口洲和孟岭等地，搜捕杀
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八九天时间，三地
有5人惨遭杀害，胁迫自首列为管教对象的达
数百人，抗日的有罪，“摘桃子”的有功，根据
地人民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夜袭三桥镇

1946年12月间，国民党广西军一个团由青
草塥进驻潜山县源潭、三妙一线，企图合围皖西
支队二大队，破坏革命根据地。为了引开敌人，
大队长张友道毅然率部挺进敌占区的怀宁竹林
窝，伺机袭击敌人。经侦察获悉，国民党宿松县
县长程超群在三桥程家祠堂为其母做寿，请来
两个戏班子轮流唱戏，并有一个自卫大队和一
个中队的兵力加以保护。张友道认为，如在三
桥打一仗，自我暴露一下，可以引来源潭的敌
人，同时也保护了根据地。

当天吃罢晚饭，部队即做好了准备，快速
向三桥前进，是夜8时许，抵达三桥，兵分两
路，一路由四连长华品三攻打戏场，一路由副
大队长刘长胜攻打祠堂。副排长万金海率领
战士冲进祠堂，炸死敌哨兵，击毙敌中队长；
刘副大队长冲进祠堂后进，打死敌高等法院
推事程克祥，抓获敌县长程超群（后在其卫士
掩护下逃脱）。戏场战斗，由于一个营的敌兵

混在万余群众中间，恐伤及无辜群众，华连长
只得率部撤出战斗。

整个战斗只打了半小时，缴获长短枪36
支，毙敌12人，张有道大队轻伤1人。三桥夜
袭战斗在当时震动很大，不仅粉碎了敌人的

“围剿”，也迫使在源潭一线的广西军撤回到
青草塥，潜怀两县的自卫队也龟缩进了县城，
再不敢像以前那样耀武扬威了。

高河埠歼敌

1947年5月，皖西支队一大队政委何德

庆，接受了皖西区党委下达的消灭高河埠敌
军的战斗任务。一大队旋即派出侦察排长刘
辰酉对敌进行侦察，侦悉怀宁高河埠驻有国
民党反动派的区署和一个保安大队，他们平
时活动猖獗，肆意屠杀群众，经常偷袭人民
政权，破坏游击队活动。于是，何德庆率部
自余家井出发，于当夜 10时许包围了高河
埠，命令一连在东栅门，六连在西栅门担任
佯攻任务，五连主攻敌大队部张家祠堂。次
日凌晨1时，五连连长李文忠、大队作战参
谋王庵峰带领几名战士，悄悄翻墙进入敌大
队部，由被俘获的守门哨兵引至敌大队长卧
室，还在梦中的敌大队长和他的“太太”便
做了俘虏。李连长勒令敌大队长下令集合他
的部队，敌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这次战斗
进行得很顺利，一枪未发就俘敌约 190 余
人，缴获长短枪100多支，轻机枪4挺，各
种枪弹700多发，全歼高河驻敌。一大队捣

毁了敌区署和敌岗楼等军事设施后，部队胜
利返回潜山驻地。

三打石牌镇

1947 年下半年，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
化，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在华北战场连连失
败，敌后十分空虚；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
别山，使得皖西武装斗争出现了新局面。
石牌镇虽不大，夺取它则可直接威胁安
庆，为大别山根据地增设屏障，且该镇敌
人军用仓库较多，缴获它就能摧毁敌之后
方物资供应基地，还能补充我军给养，也
可“开仓济贫”。

三次攻打石牌镇，都是由皖西支队司令
员刘昌毅、政委桂林栖共同决策和指挥的。

7月11日夜，由胡鹏飞、何德庆率领一大
队及支队直属警卫连、侦察连和二大队六连
共400多人，从潜山出发，半夜到达石牌。石
牌驻有敌军一个保安队和四十七军的两个
班，共计200多人。战斗打响后，由一大队主
攻敌营，六连攻敌之仓库。拂晓前结束战斗，
俘敌30多人，缴获步枪50余支、机枪1挺和其
他军用物资若干。胡何部牺牲1人、伤2人。

8月12日，为解决部队过冬棉衣，皖西支
队一大队等500余人，从潜山王庙出发，分3
路夜奔石牌镇。一大队到达后，迅速向驻在
上石牌大王庙的敌自卫大队发起攻击，敌接
受上次遭歼的教训，慌忙向天津潭一带溃退，
一大队在追击中毙敌10余人，俘敌20多人，
缴获长短枪30多支。战斗结束后，一大队向
石牌富商征集布匹棉花80多担，并一一留下
了征集物资的证明书。

9 月，皖西支队配合刘邓大军的三纵
队，解放了桐城、潜山县城。为了扩大战
果，刘昌毅司令员亲自率领一、二大队和三
纵的教导大队及1个炮兵连计1500余人，于
9月26日晚，从潜山梅城出发，夜奔石牌。
石牌之敌也加强了防守，设立联防区署，配
备1个联防中队，1个自卫队，1个营的广西
军。刘部兵分两路，一、二大队负责攻打下
石牌的敌自卫队和联防中队，教导队和炮连
主攻上石牌大王庙的广西军。下石牌的战斗
很快结束，击毙敌分队长邱景昌，生俘联防
区署主任查晓如。驻大王庙的广西军负隅顽
抗，皖西支队最后动用了山炮，才迫使敌军
投降。这一仗歼敌两个营，缴获甚丰，第一
次解放了石牌镇。部队于此休整一天，次日
向西，前去解放太湖县城。

皖西支队在怀宁的战事活动
陈何来

1947年，皖西支队石碑袭击战旧址（作者供图）

舞者 丁权 摄


